
我娘家的储

藏间里，至今还保

存着一杆老式秤，

秤杆上的星子早

已斑驳，秤砣和铁

钩也失去了往日

的色彩。但母亲

会时不时拿出来

称一称东西，好像

在称过去的岁月

和那些由她经手

的人情世故。

记忆中，母亲

讨生活做买卖，用

的 就 是 这 杆 秤 。

她用它称过很多

东 西 ，丰 收 的 稻

谷、父亲捕捞的海

鲜、地里成熟的瓜

果蔬菜……每年

立夏和过年前，还

称我和妹妹的体

重，来掂量我们姐

妹俩这一年养得

好不好。

母亲在称东

西 时 有 个 习 惯

——在称重时多

添一点，有时多几

两，有时多几斤。前阵子家里土豆丰收，

我有几个朋友要买些土豆。她和父亲一

大早就起来分拣土豆，将那些个头浑圆、

表皮干净的土豆挑出来放到一堆，又把秤

杆和秤砣用一块土棉布来回擦拭干净。

她准备了几个蓝色塑料袋，问我每袋装几

斤？我说每袋装20斤，一共装5袋。我说

土豆重，我来称，她摆摆手非要亲力亲

为。结果说好的20斤一袋，母亲全按25

斤称。我笑着说：“妈，你永远是多给一点

的那个人。”母亲憨厚地笑了。她说：“咱

家的土豆我和你爸吃不完也浪费，你朋友

要买，哪里都可以买，向我家买，其实是在

照顾我们。多给一点才对得住他们的情

义。”

这一幕似曾相识。小时候，我看着她

总是多给一点，曾疑惑地问她：“海鲜不便

宜，种农作物也很辛苦，你每次卖东西都

多给一点，不是亏了吗？”母亲听了摇摇头

说：“不吃亏，他们买我们的东西也是一份

情义，多给一点又有什么关系呢！”从此，

母亲每次卖东西，我都会跟在她身后做帮

手，一起做那个“多给一点”的人。

在母亲的耳濡目染之下，我也成了另

一个她。凡我有的，我也习惯“多给一

点”，这让我收获了很多善缘，也得到了很

多人的帮助。

多给一点，不是吃亏，而是纳福。人

和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在一次次的你来我

往间，因为不计较而让交情变得更加深

厚。烟火日常，也正是在这样一点一滴的

暖意里，越过越有滋味。

藏在时光里的番薯粉
时光如梭，不觉已入七月。早上去食堂

吃早餐，看到小番薯，随手拿了两个，番薯特

有的香甜扑鼻过来，不由让我想起儿时秋季

满院竹编上摊开的番薯粉，在风里飘着的清

润甜香。

番薯粉，在老家嵊州是煮菜羹、搓丸子时

少不了的家常配料，藏着独属于一方水土的

烟火气。嵊州人制作番薯粉，采用本地种植

的高淀粉白心老品种番薯，先将番薯清洗干

净，削去表皮黑斑和硬疤，然后将其碾磨成细

腻薯浆，再用纱布反复过滤洗出淀粉水，历经

几次静置沉淀，撇去浮水提纯，最后将桶底凝

得紧实的整块湿淀粉完整铲出，均匀摊开在

竹编上。等把表层晒得微微收水，粉团半硬

半软时，用手轻轻把粉团捏成细碎的小粒，再

交由阳光和风慢慢照料。整个过程是代代传

下的传统做法，不额外添加任何东西，最终晒

出的番薯粉质地细腻、薯香醇厚，是独属于嵊

州的地道乡土风味。

用番薯粉做出的家常小吃，每一口都浸

润着熟悉香气。最日常的要数番薯粉丝汤。

煮的时候先把青菜、大白菜放入沸水里，再抓

一把干粉丝放进锅里，等粉丝滚得透亮，吸足

了浸着菜香的热汤，撒上一把盐花就可出

锅。滑溜溜的粉丝顺着喉咙落进胃里，是寒

天里最妥帖的一口暖。

除了这道日常的番薯粉丝汤，番薯粉还

是本地桌席上的“隐形主角”。做菜羹时，把

切碎的鸡胗、猪血、嫩豆腐、板栗和青菜一起

煮得滚沸，最后淋上一勺用水调开的番薯粉

勾芡，整锅汤瞬间变得稠滑鲜亮。做糖酥排

骨时，用番薯粉裹住腌渍好的排骨下油锅炸，

炸出来的排骨外皮金黄酥脆，咬上一口，“咔

嚓”作响，内里肉嫩多汁。炖鸡羹、煮豆腐羹

时，用手工制作的番薯粉勾芡，比普通精制淀

粉更稠滑温润，汤体亮而不寡，入口还带着淡

淡的薯香。就连鲜虾仁、蛏子这类海鲜，裹上

薄薄一层番薯粉再汆烫，能牢牢锁住肉的鲜

味，入口格外软嫩Q弹。很少有食材能像番

薯粉这样，不管是最朴素的地头青菜，还是鲜

美无比的河鲜海味，它都能稳稳接住，凭着一

身独有的黏糯滑润，把各种食材的鲜香揉得

顺顺当当，调出一碟温润人心的烟火滋味。

如今生活条件好了，物资丰裕，想吃什么

都能买到，但老一辈人传下来的番薯粉制作

方法和吃番薯粉的热乎劲从来没淡过。这些

番薯粉，不只是果腹的食材，更是代代传下来

的生活智慧：把最朴素的番薯，用最耐心的手

艺，酿成能暖透一整年的风味。这藏在时光

里的番薯粉，牵着过去的岁月，连着当下的烟

火，还会顺着老灶台的热气，一年一年传下

去，变成刻在嵊州人餐桌上的专属印记。

□乡村美食 徐淇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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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韵双奏

阳光把树梢烤得滋滋作响

蝉便扯开嗓子

与烈日进行一场

声嘶力竭的较量

它把一整个夏天的燥热

都吸进透明的翅膀里

再拼命地向外嘶喊

喊得老槐树的叶子

都忍不住卷起了边

喊得午睡的老人

把蒲扇摇得更急

它不知道疲倦

只顾着把白昼

拉得漫长又滚烫

蝉鸣

蛙鼓
暮色刚给稻田披上薄纱

蛙们便敲起了小鼓

它们不讲究节拍

一声接一声

随心所欲地应和着

晚风拂过稻穗的沙沙声

偶尔有几只调皮的

跳上田埂的石块

把鼓点敲得更密了

像是在催促

贪玩的孩童

快些回家吃饭

□抒情天空 魏世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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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伏”农谚里的智慧
眼下，又到三伏天。在众多有关“三伏”的

谚语中，藏着不少生活的智慧，有不少还与农业

生产相关。

三伏天，是我国古代对一年中最炎热时期

的称呼。民间认为，伏是隐伏、避暑，《郊祀志》

说“伏者，谓阴气将起，迫于残阳而未得升，故为

藏伏，因名伏日也”。明代陈三谟《岁序总考全

集·一年二十四节气详解》记载“夏有三伏，五月

夏至第三庚为初伏，第四庚为中伏，立秋后初庚

为末伏”。三伏天为初伏、中伏、末伏的统称，一

般出现在小暑与处暑之间，公历7月中旬至8月

中下旬。三伏天的日期不固定，初伏自夏至第

三个庚日计算起，自古有“夏至三庚数初伏”之

说法。初伏、末伏各为10天，中伏10天或20天

（当夏至到立秋之间有4个庚日时中伏10天，5

个庚日时中伏20天）。2026年7月15日入伏，

共有40天，可谓加长版的三伏天。

谚语“冷在三九，热在三伏”“热不过三伏，

冷不过三九”，强调三伏天是一年中最炎热的时

期。谚语“小暑不算热，大暑三伏天”，指出真正

的高温往往出现在大暑与三伏重叠时段，通俗

直白，令人印象深刻。

“头伏有雨，伏伏有雨”，意思是如果初伏下

雨，预示中伏、末伏雨水也较充沛；“夏至无雨三

伏热”，夏至这天要是没下雨，三伏天往往会特

别干旱炎热；“淋伏头，旱伏尾”，入伏下雨，后期

易转晴热干旱；“雨打伏头，晒死牯牛”，若入伏

当天降雨，后续往往高温少雨，酷热程度连耐热

的牛都难以承受；“三伏蝉鸣急，秋后霜来早”，

三伏天蝉鸣异常急促，预示秋季霜冻提前。这

些谚语提醒人们要注意天气变化，及时采取应

对措施，防范不利天气带来的影响。

根据节气变化安排农事，这在三伏谚语中

也可见一斑。如“三伏有雨多种麦”，伏天下雨

对庄稼好，预示秋天收成好，适合种冬麦。“三

伏种荞麦，秋后收满仓”，这是西北地区的三伏

谚语，意指选择适合西北生长的荞麦，在三伏

天种植后，秋季可获丰收。有的三伏谚语提示

田间管理，如“遇到伏旱，赶快浇灌，单靠老天，

就要减产”，等等，这些谚语是在生产实践中总

结出的农事经验，贴近自然，至今仍为人们所引

用。

此外，谚语“伏天雨丰，粮丰棉丰”“伏天大

雨下满塘，玉米、高粱啪啪响”“伏天大雨下过

头，秋季庄稼要减收”，等等，这些谚语从一个侧

面道出了伏天对日后农作物收成丰歉的影响，

语出自然，通俗易懂，显示了劳动人民的聪明才

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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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
说
稗
草

小时候帮父

母种田，总见稗

子杂生田间。它

抢水争肥，霸占

阳光，被农人视

为“恶草”，厌之，

却又难以除尽，

颇让人恼。稗与

稻，自幼苗至抽

穗前，形态极似，

非 久 耕 者 不 能

辨。或许寄生者

常模仿宿主，而

稗 可 称 个 中 能

手 。 它 野 生 野

长，故茎秆往往

比稻更粗壮，甚

而高出半头，根系也更蓬勃。同在一方

水田，稻株是争不过它的。

然狐狸再狡猾，也逃不过老猎人

的眼。经验丰富的农人，辨识稗草只

凭两点：一是色，稗叶通常更绿、更沉、

更显油亮；二是毛，稻叶叶鞘关节处多

生细毛，稗草则通体光滑。如此，形迹

便露，好比见了包公的明镜。农人将

其连根拔起，除去这眼中钉，心头方才

舒坦。有诗为证：“平畴交远风，良苗

亦怀新。虽未量岁功，既事多所欣。”

陶渊明先生虽未必亲种水稻，然“晨兴

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心境，古今农

人皆是相通的。

然则稗草就一无是处么？倒也未

必。其秆可作饲料，其籽能酿佳酿。中

文里，“稗”与“败”常相关联，“败家子”

一说，正取其形似稻而非稻、徒耗资源

之意，可谓精妙。“稗官野史”之“稗”，又

指代小说。昔日小说，地位犹似田间稗

草，不登大雅；谁料时移世易，如今已成

文学殿堂之主力。可见“败子”未必不

可回头，稗草未必永无出头之日。

周末闲来，漫话稗草，话外之音，亦

成一趣。忽然想起祖母的念叨：“丫头

话多，稻草烟多，穷人气多，稗草糠多。”

智者寡言，沃野青青，这田间道理与人

情世故，原来并无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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